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关于“办卡”

    理发店卡里的钱，有 500多元。染发，剪发，再加护
理，准备用完。还没动手，店长先看了卡里的钱。他是准
备让我一次性用完，然后要我再冲钱进去。 我明白的。

他亲自理发，说了一个很高的价。然后说染发，即使是自
带染膏的，现在也要加价了。 再然后，他说，理发卡里的
钱也是可以做按摩肩部或者全身按摩的。

他在工作却每句不离钱。最后，他果然
要我再打一千元进去。

手艺好，在街区开店，养活自己不难。

理发与餐饮一样，是人们的刚需。特别是女
同志，烫发，染发，都愿意花钱。问题是你如
果要指着手艺，来融资，幻想发财，这就离行业初衷远
了。 你是给平民剃头，不是替明星做造型。

办卡的，一半是听从“有优惠，可打折”的召唤；一
半是“被逼无奈”。 特别是中年女士，一来二去，跟理发
师聊成了半个熟人，听着他的夸赞恭维，听着他的养生

熏陶，似乎不好意思不拿出三千五千的，来办一张卡。

剪发总是要剪的，染发也总是要染的，怎么来应对
这些办卡要求，伤人脑筋。

街边那些不办卡的理发店，也生存得好好的。 南京
西路著名的南京理发店，洗头剪头也只要 68元。 这些店

并不把平常顾客当大款斩。

“我不需要。 ”“让我回去考虑下。 ”“我的
卡都是老婆办的，我不知道。 ”———“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这些事先设定答案，竟能巧妙应对，

然后你也不用心怀忐忑地一边接受服务，一边
揣摩如何回答“要冲钱进卡。 ”

工作着是快乐的。如果把营生当作
谋求暴富手段（且不说是否可以暴富），

那么你既不快乐，又坏营生。 因为，你办
你的卡，我找不办卡的店。 最后，连回答
不充钱的理由都无需再构想，岂不快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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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 影

一叶一世界
陈泽霆

    偶然，
串起了整个
人生，为平

静的生活增添了一个个惊喜。记得一次
偶得，给我的心灵注入了艺术的色彩。

摄影，是一种瞬间的艺术，重在捕
捉。最美妙动人的构图，最充沛饱满的
人物情绪，只在一
瞬。摄影，美在偶
然。

今年春天到得
迟，三月底时，我在
长寿公园散步取
景，脸上还经受着冷风的洗礼，但我并
不因此停下寻找美的步伐。这时有些
花已经怒放，有些草木也抽出了新枝，
摄影的“主角儿”都已到齐，就等摄影
师来挑选称心的“模特”了。

正在小道上踱着步，突然看到一

片肥嫩的绿叶上伏了一只不引人注目的
大蜗牛。蜗牛的壳成土黄色，四肢很舒
展，而那绿叶，呈螺旋状，叶脉很细腻，为
这只蜗牛作了很好的衬景。一下子让我
想起了“白银盘里一青螺”的名句。好景
当前，我不敢怠慢，举起相机，选好角度，
刚想为这只蜗牛和绿叶拍上一幅中景。

突然对蜗牛心生了敬
意，对它来说，这叶子就
是它的世界，“一叶一世
界”，这微观的世界里，
蜗牛依旧享受和知足，
不知它会不会为自己的

世界太小而叹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
看看！”它的身形那么小，速度如此慢，但
它一直努力地爬，目的地是星辰大海。

令人钦佩的小生灵，值得一张特写！
《一叶一世界》偶得于这个早晨，对

于我，这是极大的幸运，对于这只蜗牛，
能被赋予艺术的色彩，大概
也是一种幸运了吧。

今天，再看《一叶一世
界》,无数的偶然，织出了你
我的世界，织出了蜗牛的小
世界。这样的小幸运，丰富了
生活，增加了世界的美感。一
张好照片，留给最有沉淀的摄
影人。一张特写，留给最让人
感动的蜗牛。偶得，是一份生
活的礼物，送给最值得的人。

登

山
詹

丹

    路贴着山坡修整成“之”字形，我们接连不断往上走。
每走完一个“之”字，我们回顾来路，透过树林，看

黄土盘山路像飘带一样若隐若现，似乎被风鼓动着，只
把展开的几段呈现到眼前，到底折叠进多少层，全部展
开有多长，只有山脚下一点两点的人影，让我们能猜测
其中的大概。近处远处的山顶，大多被落尽树叶的树干
齐齐地插满着，树干和周边伸出的树枝，像直而硬的毛
发，在蓝天与山的交界处编织出一排细密的栅栏，拦不
住飞翔的小鸟，却能把人们的目光拦在那里，停留许多
时光。偶尔走上一段高坡，看对面的一座山峰如刀削般
斜插过来，山石嶙峋，有几株常绿的青松的根部咬住石
缝，展开的树枝尽量蜷曲着贴向峭壁，似乎配合树根减
轻它的重力，使松树的姿态变得奇崛和美丽。
本是领队的张老师跟同伴聊天，落在我们后面有

一段时间了。我怕他掉队，就不时回头张望，突然就不
见人影了。
静下来，听到山坡上一阵窸窸窣窣的声响从林子

里传过来，是风刮着落叶在林子里翻滚？是松鼠一类的小
动物在落叶上跳跃？都不是。原来张老师没走盘山道，从
斜坡上踩着落叶直接爬山，一下子出现在队伍最前面。
我赶上他时，他笑说，慢慢走盘山路，既费时间，也

不过瘾，还不如直接从斜坡上。
喘息中，看到同行的一位老先生也

在爬坡。
那坡特别陡。只见他长长的花白头

发，在树林的微风中轻微抖动，鼻梁上架
着的眼镜似乎要滑落下来。他左右开弓，
两手各拿一根登山杖，用力插进土坡里，
然后一点点往上移，威武得就像将军。有
一会工夫，我觉得那坡陡得让人往后仰，
他似乎马上就要倒翻着滚下去了。可是，
没有。他只是脸涨得更红，白发抖得更厉
害，神情严峻，注意着前面，偶尔还歇下
来，扭头望望山下，又马上回过来，大大
出一口气。当他这么慢慢挪上来时，有两位老师忍不住
在旁使劲鼓掌。
离山顶已经不远，周围的视野相当开阔，极目远

眺，看淡灰色的烟岚把一层又一层的山围绕着，群山好
像是宣纸上晕染出的淡墨的色块，边界则是淡墨收住
的一点沉积。稍近处，山上的枯树林和落叶打成一片鲜
亮的咖啡色，远处随着山势连绵起伏的淡灰色，上方一
片开阔的蓝天，再加上旁边一片森森的青松林。就这极
大的色块，在天地间不经意地组合起来，彼此呼应，那
样浑然的单纯，一种美丽得近乎威严的力量，直渗透到
我心里。之前很长时间爬山时，并没有觉得这山有何
美。但经过这么长一段路程，登上相当的高度，天的开
阔、悠远，群山联翩而来的气势、壮观、美，都感觉到了。
我突然想起，以前看王安石《游褒禅山记》，以为美景都
在险峰，而中途折回的人，大都无缘领会。当时深以为
然。现在想来，这所谓的美景，未必就是一种固有的东
西，只是当我们走上足够高、走出足够远，为自己的视
野开拓出无限的空间时，天地才能够把自然美景的宏
伟与雄浑展示给我们看。是的，一步步爬山，无意中就
在为自己一点点提升着气势，也为天、为山、为树构建
起美景。
下山时没走盘山路，而是穿行在树林的小路间。
黄色的迎春花，还有刚开放的紫色金达莱和白色

樱花，在树林里有时会拂到我们脸。这些鲜丽的花，本
来是被高大的树林遮蔽着。在远眺中的大色块里，并没
有它们的位置。但现在，在树林里，那些高大树木反成
了背景，把各色的花烘托出来。有时候，树林间漏下的
斑驳阳光，照上这些花朵，在风中轻轻晃动着，直耀人
的眼，当这些花丛把全部的美呈现出来时，领头的张老
师就停下来了，侧着身子，指给我们看，其实我们都看
到了，那个时候，大家都停下步来，默默注视一会，继续
往山下走。

花 瓶
小 易

    在新农村野外的草地
上，摘得一束鲜艳的野花，回
到餐馆，见餐厅边柜上玻璃
中型倒葡萄酒的瓶子，拿来，
装上水，盛花正好。离开时，

问老板娘买下玻璃瓶，她不好意思收钱，也不舍得无偿
奉送。但车行一个多小时才回到市区，没水的话，花肯
定干掉。无措间，走进厨房。厨师说：“我给你割一个！”
“割？”这字眼吓一跳。厨师迅疾取来一个矿泉水瓶子，
拿剪刀剪开瓶口。啊！天生一个车载中适宜花瓶，细细
长长，水分足够。还分量轻！

带着母亲去创业

    被誉为“金山工匠”、
并荣获“引领行业发展十
大贡献人物”称号的付华
清，并不是名牌大学毕业
的学霸。他的创业故事散
发鼓舞人心的励志精神。

付华清的父亲因病
早逝，两个哥哥外出打
工，他与母亲相依为命。
母子种地谋生，生活窘
迫。为改善生活，他拿出
父亲省吃俭用留下的
7000元积蓄，又东拼西凑
了 3000元，买了一辆翻
斗车，在乡里跑运输。一
年多后，他将赚来的钱，
鸟枪换炮地购买了新车，
想到县城跑运输。他不忍
心将母亲留在家里，便带
着她一起上路。没想到办
理车牌费、运输费、保险

费等杂七
杂八费用
后，只剩下
2 元 5 角
钱。晚饭买

了一碗米粉给母亲吃，母
亲推让：“你明天还要干
活，你吃吧。”付华清骗母
亲：“我在外面吃过了。”
于是，母子含泪互相推
让，谁也不忍心吃下去。

付华清在家乡艰苦
开车经历了三次事故的
磨难。母亲再也不忍心让
儿子开车了，付华清决定
另谋出路。虽三年创业收
益微薄，但却磨砺了他执
着的性格。

新世纪初，付华清将
车卖了，带着母亲来到福
建泉州找做灯具生意的
大哥。他见店里灯具生意
兴隆，由此想到家乡也在
大兴土木，敏锐地发现了
商机，便带着母亲回到故
里做起了灯具生意。他从
乡村到县城一家一家上
门推销，凭着执著的韧劲
和跑运输的人脉，3 年里
成为县城最大的灯具商。

2006年，付华清与妻
子一起来到上海创业，又
带上了母亲。他拿出做灯
具赚到的第一桶金与岳
父合作，做起了不锈钢生
意，竞争激烈，虽四处奔
波，却收效甚微。推销途
中，邂逅一位沈阳科学院
院士，听说他是研究飞机
材料的，付华清顿时眼睛
一亮，心想仅靠苦干远远
不够，需要研发新产品，才
能凤凰涅槃，事业有前景。

于是，他盛邀院士到
上海出谋划策，并聘用多
位工程师一起研发。付华
清刻苦自学，并带领团队
日夜研发，功夫不负有心
人，终于研发了新产品镍
铜合金材料。听说国内最
大的山东鲁西化工厂需要
这种材料，他三次上门推
销，对方开始不信：“我们采
用的是美国哈氏材料，国内
空白，你们私企能生产？”

命运总是垂青那些
努力准备的人。三年后，
付华清突然接到鲁西化
工打来的电话，对方开门
见山地说：“带上产品过
来试试。”天外飞来的喜
讯令付华清欣喜若狂，连
夜赶到聊城。原来是美国
进口材料做的油管漏油
停产，美国回音两年半后
才能供货。鲁西化反复测
试他们的样品后，完全符
合指标，迫不及待地问：
“多少时间可以供货？这
里停产一天就是巨大损
失。”付华清心算了一下，
坚定地告知：“半年时间一
定供货。”

回到上海，昼夜开
工，4 个月提前完成订货
任务，大功告成。鲁西化
系国内最大化工企业，打
开了巨无霸供货的渠道，
一郎合金这只丑小鸭摇
身一变成了白天鹅。为扩
大再生产，付华清将企业
搬到了金山，开了三个工
厂，先后研发了 20项专
利技术，填补了国家四项
空白，并参与和修订了 9

个产品的国家标准，已成

为国内开发生产高性能特
种合金领域的明星企业。

如今，母亲幸福地与
付华清夫妇，还有两个可
爱的孙子生活在一起。往
日的艰辛，成了鼓励他们
不断进步的源泉，也是教
育下一代的生动故事。

李 动

肖 辉

听秋天唠叨
汤朔梅

    曾经的我不喜欢秋
天，就像不喜欢祖母的唠
叨：“穿上衣服哟，别凉着
喽！带上雨伞，天要变了！”
烦死了，老是这样！就算我
已跑出几爿田远，那苍老
的声音还固执地追上来。

向往春天的我们，像
羽毛未丰的雏鸡，跌跌撞
撞着想离开庇佑的羽翼，
才不管老母鸡的啾喌呢！
而当某一年，春天舍

我而去，夏天的艰辛已结
晶成盐花时，暮然回首，发
现秋天却已站成篱笆旁的
老榉树了。
当年，老榉树的腰围

我们兄弟俩联手才能合
抱。等我们的胳膊粗过枝
丫时，一人就能合
抱了。是它没再长
大，抑或在老缩？多
少年了，那分割春
秋的篱笆不知换了
多少茬，可老榉树
永远是那里的坐标。只是
当年挺拔、茂盛，而今，却
满身疙瘩，老树皮粗粝得
像皴斑，在静好的岁月里
无声脱落。但老也有老的
用处。哪家自留地界线纠
纷以至于开骂，有人说，去
对标一下老榉树吧！当年
分田时就参照它的，土地
证上写着呢。双方没声音
了。夜归的旅人或者是烂
醉的酒鬼，遇到雨雾天或
者鬼打墙，迷失了归途，忽
然抬头看见隐隐的老榉
树，心里忽然亮堂了。除了
这些，它还有什么用呢？
曾几何时，它把我们

揽在浓密的绿荫里。其实，
得到它护佑的何止是我们
呢？只要是有生命的东西，
它都喜欢。地上有淘沙的

鸡雏，从栏圈内逸出
的小猪，还有趁农闲
在树下做女红的妇女
们。树上有喜鹊、伯劳
等做的窝，树干上有
蝉蜕和臭大姐，蚂蚁上上
下下不知在忙碌些什么。
当然还有躺在树杈间做梦
的小孩。我们的乐趣不全
在乘凉、做梦，还在于尺蠖
似的套着绳圈看谁攀爬得
快，攀爬得高。它给了我们
绿荫，给了我们快乐。即便
下雨也能为我们抵挡一阵
子的。

那老榉树就长在场角
与自留地之间。祖母说，她
嫁过来时就这么大了。问
祖父，他说小时候就挺高

了。那它从哪里来
的呢？长在谁家地
里就是谁家的呗。

祖父的两个
木匠发小，一个用
手拃了拃说，可以

做一架布机；一个用身高
量了量说，够打一口棺材。
那时，老人活着的时候就
准备棺材，那备下的棺材
叫“寿材”。“那该是谁睡在
里面呢？”我看了看祖父、
祖母说，意思是就一口，不
够的。祖父那时正喝小酒，
说谁先死就谁睡。祖父喝
酒的时候，我就问怪问题，
蹭他下酒的花生米。他喝酒
的时候，常鼓捣车轱辘话的
故事。每次都差不多，只是
有时地点和人物会不一样，
我不知道哪一次是对的。

母亲也到了唠叨的年
龄。人怎么到了这个年龄
就唠叨了呢？而唠叨多半
是对着第三代的。俗话说
“隔代亲”，唠叨其实是亲
情的体现。而当我站在树

下，能体会个中的亲情，理
解祖母曾经的唠叨时，自
己也已步入人生的秋天
了。现在的独生子女第三
代，都住城里了，还有谁能
听你的唠叨呢？此刻，我感
受到祖母的幸福，她那时物
质是贫乏的，可有好些孙辈
在她膝下承欢，听她唠叨。
老榉树本来该是连根

挖起的，可爷爷说，根留着
吧！也许还有用。爷爷指的
是它作为地标还是什么
的，就不知道了。

趁人们忙着打理，我
们就趴在树根边，吹去上
面残存的木屑，数老榉树
的年轮。那年轮像留声机
唱片的纹理，有的地方密
密匝匝，有的地方疏朗如
皱纹。比我小五岁的弟弟，
还穿开裆裤，他用小手摸
着纹理说：“哇哇”。“哇哇”
是疼痛的意思。小孩子怎
么知道树也会疼痛呢？树
无言，树根也无言。

锯成段的树干，
被沉入屋后的小河
叉。这一沉就是几年。
从此，场角上空荡荡
的，天空开阔了许多，

无阻的视线直抵远处石护
塘上蓊蓊郁郁的林带。有
一段时间，每遇晨昏，鸟雀
们从远方飞来，在老榉树
存在过的上空盘旋、啁啾，
它们是想在上面做窠，还
是想落脚过夜呢？就在那
年春天，树根上长出一丛
叶芽，一年里就高过膝盖。
我们期待着它们长成一棵
新榉树，可爷爷说不会的，
过不了冬天，它们会枯萎。
果然不出祖父所料。可第
二年春天，它依然抽出新
枝。年年如此，我们也就不
再留意了。
多少年后，祖父母相

继过世。我离开了老家，在
外读书、谋生。
重返故乡，重返家园，

不早也不晚。听不到祖母
的唠叨了，我愿意听母亲
的唠叨。
一群大雁在明净的天

空往南飞。那是二年级课
文里读过的：秋天来了，天

气凉了。一群大雁往南飞，
一会儿排成个“人”字，一
会儿排成个“一”字。大雁
在用翅膀唠叨。

麻雀和白头翁们，在
柿子树、高粱穗子上唠嗑
个没完没了。收割尽的原
野，拖拉机过处，沃土被翻
了个身，白鹭跟随着秋天
的背影，寻觅着虫蚁越冬。
高远的天空，无所事事的
风，将白云撕成缕缕棉絮
状，任由它们在天宇游荡。

风潮涨满秋江，浮萍
转瞬褪去了绿妆，化作满
江红结伴流浪。一阵风过，
榆树叶两片、三片……掉
在草地上。秋天的声音，要
你细细聆听。
我想，如果没有谁听

你的唠叨，那就站在秋天
的乡野，静静地听秋天的
唠叨吧！


